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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安徽丛书》到《安徽古籍丛书》 

赵敏 牛继清
1
 

(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,安徽 淮北 235000) 

【摘 要】：清末至民初,我国古典学术进入了全面总结与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,安徽知识分子也致力于安徽地

方文献的搜罗、整理、研究。1931 年“《安徽丛书》编印处、编审会”成立,至 1936 年,《安徽丛书》共出版六期,

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,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。新中国成立后,省内外学者继续安徽文献的搜集、整理和研究,1988

年底,开始编纂《安徽古籍丛书》,迄今已持续近 30 年,整理出版了 100 余种地方文献,对安徽区域文化研究与建设

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,成为新时期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典范。 

【关键词】:《安徽丛书》 《安徽古籍丛书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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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安徽丛书》(1)纂修缘起 

(1)保存国粹运动 

清末民初,我国古典学术进入了全面总结与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,“存古学堂”的普遍设立,“国粹”学派的兴起,都是这

一时代特征的突出体现。“国粹”一词最早于 19世纪 80年代出现于日本,指日本的民族精髓[1],随后为旅日留日中国学者接受。

1898 年,旅居横滨的梁启超办《清议报》,所拟四宗旨之一便是“发明东亚学术,以保存亚粹”[2]。到1902 年,梁氏又计划创办《国

学报》,写信给曾任清朝驻日参赞的黄遵宪,提出“养成国民,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,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”[3],明确将“亚粹”

改为“国粹”。此后,这一概念被引入国内。1902-1904 年间,梁启超、黄节(1873-1935)等人陆续在报刊撰文,倡“祖国国粹”。

“国粹”一词,内涵自是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,所以为许多先进知识分子所认同,“国学保存会”、《国粹学报》相继创办,流风甚

炽,以至为清廷大吏及清政府所接受,领一时学术文化新潮流。 

1903 年,由清政府颁布的《学务政纲》中有:“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,此(习国文,读经书)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。”
[4]204

1907

年,晚清重臣、清流领袖、湖广总督张之洞改湖北经心书院为存古学堂,目的即在“保存国粹”,次年江苏等省仿行,1911 年得到

清政府首肯,在各地推广。不过,清廷之主“国粹”,另有其目的。张之洞在书院改制后,曾上了著名的《创立存古学堂折》(又名

《保存国粹疏》),强调:“存古学堂,重在保存国粹,且养成传习中学之师。”“历次兴学谕旨,惟以端正趋向为教育之源,一则曰

敦崇正学,造就通才;再则曰庠序学校,皆以明伦。圣训煌煌,无非以崇正黜邪为宗,以喜新忘本为戒。……乃近来学堂新进之士,

蔑先正而喜新奇,急功利而忘道谊。……为国家计,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;为世道计,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。此微臣区区保存国

粹之苦心,或于世教不无裨益。”[5]说明“保存国粹”只是手段,而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才是首要目的。 

在这样的潮流影响下,一批封疆大吏纷纷以保存国粹为名,奏设图书馆。1906 年至 1911 年间,湖南巡抚庞鸿书、奉天总督徐

世昌、两江总督端方、山东巡抚袁树勋、山西巡抚宝芬、浙江巡抚增韫、广西巡抚张鸣岐等都有类似奏折,1907 年,安徽巡抚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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煦也有《采访皖省遗书以存国粹折》,提出了搜集、保存安徽先贤著作的倡议。 

冯煦(1842-1927年),字梦华,号蒿庵,江苏金坛人。光绪十二年(1886)一甲三名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,充湖南乡试主考官。1895

年,出为安徽凤阳知府,历山西、四川按察使,1905 年,迁安徽布政使兼提学使,翌年 5月擢升安徽巡抚。冯氏向学,有“江南通儒”

之称,为官尤重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,存文献,修方志,兴学校。十年翰林院生涯,加上前后两次在安徽任职,让冯煦对安徽文献了

解极深。他在奏折中特别强调了清代安徽学术文化的繁盛: 

皖省襟江带淮,包络潜、霍,夙为人文渊薮。国朝右文,皖才尤盛,性理若宣城施闰章,婺源汪绂;考据若婺源江永,休宁戴震,

歙金榜、凌廷堪,绩溪胡培翚,歙俞正燮,当涂徐文靖;词章若桐城方苞、姚鼐,泾朱珔、包世臣;算术若宣城梅文鼎暨其孙瑴成,歙

汪莱,或综贯遗经,或阐明绝学。凡所述作,固已彪炳宙合,其他抱潜德而弗彰,守遗编以终老者,尤不乏人。以至金石之录,垂为世

珍,诸史赖其折中,群经得其通假,是皆后学之津梁,治世之鸿秘也。 

臣虽至愚,不敢不勉。当饬秘属,凡有关于政界学界诸书,及金石之已未著录者,先行汇集全编,旁求精拓。其孤行之本,手抄

之书,则录其副本以上。其收藏之家,慨出所蓄,捐书至多部、彝器碑版至多种者,则举其名以闻……以备图书馆之用。唯皖者局

于一隅,惧多遗佚,应请饬下各直省,一并甄采,庶几士林感奋,国粹常存,仰副朝廷兴学牗民之至意[6]。 

冯氏是一位传统知识分子,在政治上属于保守主义,“保存国粹”的潮流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机会。他的倡

议引起了安徽知识分子的共鸣,不少藏书家准备积极献书,以共襄壮举。最著者如刘开之孙刘武谟,数十年节衣缩食,搜罗文献,欲

刊刻印行传世,听闻冯氏有此计划,就前往安庆,将多年所藏遗书,倾箧而授。可惜的是第二年 6 月,冯煦因事解职,而此时革命者

起义频发,立宪派请愿不断,而光绪、慈禧又接连谢世,清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,采访遗书整理文献之举也就不了了之。 

(2)安徽图书馆与《学风》杂志 

进入民国,安徽知识分子依然重视文化传承,继续努力,1913 年 2月,终于在安庆建成了安徽省立图书馆。此后十余年间,虽然

馆长屡经更迭,但多能致力于安徽地方志书的搜罗入藏。1928 年,胡翼谋接任馆长,根据教育厅颁布的《安徽省图书馆规程》,设

立了文献征存股,专门负责采访收集乡贤遗稿、文献整理与编印发行,安徽文献整理初步进入正轨。1930 年,著名学者陈东原以教

育厅督学身份担任图书馆长,整顿馆务,将文献征存股改为研究股,由自己兼任主任,并明确提出“阐发本省文献,是省立图书馆

应有的责任之一”。因此,他先后修书给胡适,讨论“本省文献之征集”工作,胡适在复信中首先肯定陈氏的主张“是极好的事”,

并提出了四个步骤: 

第一,先征集志书;第二,制作地方文献存佚简表,以方便收集;第三,特别注意收集安庆、宁国、徽州三府学者的著述,宜从旧

刻书藏书之家收集;第四,诗文集不可删,小说弹词也宜充分收集
(2)
。 

陈东原充分参考了胡适的建议,致力于购买借存抄录安徽省、府、州、县志的工作,取得了突出成绩。并创办《学风》杂志,

以之作为宣传安徽文化的窗口和研究安徽文献的平台。截至 1937 年 6 月停刊,《学风》共出版 7 卷 67 期,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

响。吴保障、蒋元卿、姚永朴、光大中等都在《学风》上发表了系列安徽文献与皖籍著述家的文章,就中尤以吴保障《四库著录

安徽先贤书目》、蒋元卿“各县著述人物考”系列等为著,掀起了研究安徽文献的第一个高潮。 

(3)安徽通志馆的设立 

1929 年,安徽省府教育厅发布训令:“查民族性之遗留,典籍攸赖;地方文化之进展,史迹可凭。皖省介处南朔,民风敦朴,精研

学术,代有闻人,名作遗编,所在多有。倘任其散失,殊失保存文献之旨。……征集与本省文化有关之出版物,所有各该县志书,乡

贤遗著及民俗刊物等等,均在应行搜集之列,以资保存,而便研究。”(3)说明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有了搜集、整理研究安徽文献的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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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设想。12 月,国民政府发布了《修志事例概要》,规定“各省应于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……报内政部备案”[7]205。此前,安

徽最后一次纂修通志,是清光绪四年(1878 年),至 1930 年已经50余年,接近清制 60年一修的限期。于是在 1930年 8月召开的安

徽省政府会议上,李应生等委员提议,应仿江浙两省开馆修志,最后形成决议,成立“安徽通志馆筹备处”,由江暐任筹备主任,后

聘为馆长,并聘徐乃昌为总纂,金天翮、程演生、吴镜天等人为编纂。 

江暐(1880-1951),字彤侯,歙县人。毕业于南京陆军学堂,在中国公学任教期间,加入同盟会。民国初年担任安徽省教育厅长、

省政府委员,新的安徽通志馆成立后,成为第一任馆长。纂修地方志,搜集与保存乡邦文献本属题中应有之义。而江氏也特别重视

文献的搜集与整理,用陈东原的话说,他“是极注重文献的人,将来通志馆对于阐发文献的事,一定可以用一大部分去做”(4)。从由

他主持制定的《安徽通志馆图书室规则》看,其中有“省府州县旧志及各县新志”、“关于修志之各种参考图书”、“安徽前贤

著述”、“各地方寄赠之皖贤碑铭传状”、“安徽金石古物拓本”等
[7]211

,表明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开始了。而《安徽通志例

目》也特别强调:“文化者,天不能产,地不能茁,所以创之者人。人心之精者,其有声为文,其无声为诸美术艺事。安徽朴学高文,

下至百工技艺,多可甄录,故以《艺文》《艺术》《金石》《古物》终。”[7]216 而且,他还与省立图书馆联合搜辑安徽学者遗著,“殷

殷以通力合作相嘱,是不啻阐发文献之前途。”(5) 

安徽通志馆负有采访、征集、著录安徽地方文献的责任,直接催生了“《安徽丛书》编审会”的成立与《安徽丛书》的编纂

出版。 

二、《安徽丛书》的纂修及特点 

1931 年 1月 30 日,“《安徽丛书》编印处”在上海成立,同时成立编审会。在叙述缘起时强调: 

安徽年来困于天灾匪患,社会暗淡,然安徽人士,却努力文化事业,自强不息。如安徽大学之建设也,安徽通志之编纂也,东方

文化学会之协进也。最近又共谋设立安徽丛书编印处,刊行安徽丛书(6)。 

会议公推安徽通志馆馆长江暐为主任,徐乃昌、程演生、黄宾虹、程霖生、吴镜天五人为常务委员。 

徐乃昌、黄宾虹两人任搜集、版本常务委员,徐氏并具体负责编印处。 

徐乃昌(1868-1943),字积余,晚号随庵老人,南陵人。光绪十九年(1893)举人,历淮安知府、江南盐法道,光绪二十八年(1902)

赴日本考察学务,归任提调江南中小学堂事务、总办江南高等学堂,督办三江师范学堂。入民国,总纂安徽通志稿。家富藏书,悉

心编辑刊行丛书多种。 

黄宾虹(1865-1955),初名懋质,后改质,字朴存,号宾虹,以号行,歙县人。近现代著名艺术家,诗、书、画、印及鉴赏皆精,尤

长于山水。历任新华艺专、北平艺专、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教授。 

程演生任交际常务委员。程演生(1888-1955),字源铨,号天柱外史,怀宁人。肄业于安徽高等学堂,留学英、法、日等国,获

法国考古研究院博士。回国后,先后在北京大学、暨南大学等校任教。1932 年,程演生任安徽大学校长兼安徽通志馆副馆长。 

程霖生任经济常务委员。程霖生(1886-1943),字龄孙,歙县人。上海著名民族资本家,歙县旅沪同乡会会长。酷好古铜器书

画,藏古彝器150 余件,编印《新安程氏收藏古金铜器影印册》等。此次,程氏资助一万元用于丛书编印。 

吴镜天任文书常务委员。吴镜天(1880-1949),怀宁人。肄业于安徽高等学堂,历任中央大学教授,安徽大学教授、教务长,安

徽通志馆特约编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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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一种周全的人员配备与明确的职责分工,既考虑到了丛书编纂、出版、发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,又完全发挥了各位常务

委员的个人特长,可以说是天衣无缝,应该是经过精心筹备与充分讨论。同时,该编审会的主要成员与“安徽通志馆”的骨干力量

高度重合,也能说明两个机构之间及两桩文化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。 

其他委员尚有许世英(秋浦人,曾任安徽省省长、内阁总理)、张启后(泗县人,曾任安徽省府秘书长)、陈诗(庐江人,清季民

国著名诗人)、洪汝闿(歙县人,清季民国著名词人)、李德膏(桐城人,曾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,创办安徽公学)、胡朴安(泾县人,

民国著名学者、报人)、王揖唐(合肥人,曾任内务总长、国会议长、安徽省长等)、李国松(合肥人,李经羲之子。曾任安徽咨议

局局长)、李国杰(合肥人,李经述之子。曾任轮船招商局董事会长)、周达(至德人,周学海之子。创中国数学会,任中国科学社名

誉社长),尽属皖省旅沪名流硕学,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。编审会还聘请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、著名出版家绩溪汪孟邹为办事员。 

此外,编审会“聘本省及海内藏书家、校勘家为该会名誉会员,以资辅导”(7),名誉会员共 96 人,列名其中的有朱孝臧、周叔

迦、冒广生、胡适、徐森玉、马一浮、陈乃干、许承尧、张元济、傅增湘、黄节、罗振玉等著名学者。 

编审会制订了编辑出版《安徽丛书》的 9 条方案:抽印《四库全书》及其他丛书所收皖人重要著述;搜集整理未经刊行的皖

人重要著述;搜集曾遭禁毁的皖人重要著述;搜集整理外省学者论安徽学术的著作;搜集整理名宦流寓在安徽时所撰著作;皖人在

外地著述出版论安徽渊源的著作;翻印有学术价值的皖人名著;重印一批学术价值较高但不易得到的孤本书;征集皖人的书画作

品。 

《安徽丛书》第一期于 1932 年影印发行,收入清芮曰松《禹贡今释》2 卷、清汪龙《毛诗异义》4 卷附《诗谱》1 卷、清周

廷寀《韩诗外传校注》10 卷附《拾遗》1 卷、清吴烺《五声反切正均》不分卷、清赵绍祖《通鉴注商》18 卷、清赵继序《汉儒

传经记》2卷附《历朝崇经记》1卷、明程瞳《新安学系录》16卷、明释弘仁《画偈》1卷附《江注诗集》4卷,共 8种附 4种。

并有各书提要、著者小传(8)。 

到 1936 年为止,《安徽丛书》先后出版了 6期,连同附录共计 30种 360 多卷。第 2期为程瑶田专辑;第 3期收黄生、江永、

俞正燮著作;第 4期为凌廷堪专辑;第 5期为黄山志图专辑;第 6期为戴震专辑。就中可特别注意者为以下几点: 

其一,第 1 期属于初创,搜罗未广,遂以徐乃昌私家藏图书为主,内容涉及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《画偈》一书为释弘仁(渐江

大师)题画诗,其圆寂后方由好友许楚辑成,未曾刊行,汪律本、黄宾虹等四处搜罗,仅得 20 余首,遂疑已佚。后来,许承尧从歙县

毕恩桂处获江蓉手抄本《画偈》75 首,恰逢有《安徽丛书》之议,许氏乃抄录一份,寄给黄宾虹,连同弘仁从子江注的诗集一道收

入印行,而《江注诗集》此前也仅以手抄本存世。又程瑶田《果臝转语记》,讫无刻印本,尹石公得之北平,卷末有王念孙跋,遂寄

与程演生,程付洪汝闿校后收入第 2 期程瑶田专辑付印。此后,第 3 期中所收俞正燮《癸巳类稿》,“几改原刻三分之一,向未流

传。兹由该处借得于黟县藏书家,照俞先生手稿付印,以存真迹”
(9)
。可以看出丛书编印者对于搜集、抢救珍稀安徽地方文献的高

度重视和积极努力。 

其二,编印处成立时,就宣称:“安徽之经学、小学、算学、文学、理学、艺术,在历史上皆占有重要之位置。将来丛书刊行,

必大有贡献于学术界,是可逆睹。”[12]除程瑶田、凌廷堪、戴震三人的专辑外,第 3期收黄生《字诂》1卷、《义府》2卷,江永《古

韵标准》4 卷、《诗韵举例》1 卷、《四声切韵表》1 卷、《音学辨微》1 卷,俞正燮《癸巳类稿》10 卷,主要为经学、小学著述,体

现出丛书编印者对于清代皖派朴学成就的肯定与崇敬,也与当时的学术风气相符合。 

其三,《安徽丛书》虽然是影印出版,但在版本搜集选择上下了很大工夫,所辑多为稿本、抄本、精校本、稀见本,也做了一

定的校勘整理工作,属于集搜集、整理与出版为一体的文化行为。如第 2期收入了吴承仕所辑程瑶田《仪礼经注疑直》5卷,而《果

臝转语记》后附有洪汝闿的“校记”。第 3期江永《四声切韵表》后附胡朴安《校刊记》1卷;俞正燮《癸巳类稿》后,附有王立

中所撰《俞理初先生年谱》1卷,并有蔡元培先生长跋表彰俞氏,谓:“余自十余岁时得俞先生之《癸巳类稿》及《存稿》,而深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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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,历五十年而好之如故……余之崇拜俞先生,有最重要者二点……一、认识人权,男女皆人也……二、认识时代,人类之推理与

想象,无不随时代而进步。……”[8]第七卷 571数年后蔡先生仍强调此点,“作一长跋,注重两点:一为时代标准,一为男女平权”[8]第十四卷

371
。而第 5 期则附程演生《黄山志定本校记》、《黄山志续集校记》各 1 卷。第 6 期戴震《经考》后附罗更《校记》1 卷,《戴东

原集》后附胡朴安《戴先生所著书考》1卷。 

其四,丛书第 5 期为黄山志、图专辑,收入宋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1 卷汪晋谷《图》1 卷、清闵麟嗣《黄山志定本》8 卷萧晨

《图》1卷、清汪士鋐等《黄山志续集》8卷僧传悟《图》1卷,附程演生《黄山志定本校记》1卷、《黄山志续集校记》1卷。《申

报》刊出的预告:“闻该处以最近该省黄山开发为风景区,中外游客纷集,而对于黄山景物、名境、史概及前贤文献,欲有述作,则

殊感茫然。往往以重金购旧志,犹不能得,书贾每收一种,即居为奇货。至新辑零星刊物,又多漏略鄙俚,不足供大雅浏览。因特选

辑黄山最完备精核之图志三种……”说明此期《安徽丛书》的编印就是为了适应黄山被开辟为风景区后的现实需求,是典型的经

世之举,也充分说明丛书编印者在弘扬传统学术文化的同时,对家乡的社会经济发展给予了最密切的关注。 

三、《安徽丛书》的营销与影响 

《安徽丛书》的影印出版是一次商业性的地方文献整理活动,徐乃昌、汪孟邹等人又长期从事图书出版事业,轻车熟路,因此

在营销宣传方面做足了功夫。从编印处成立,到每一期的出版预告、出版消息及所收书目,都在上海《申报》上刊登广告。同时,

还在天津《大公报》、《益世报》、安徽图书馆《学风》杂志、浙江图书馆《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》等报刊登载消息进行宣传,使

其影响范围有更大扩展。此外,前三期出版后,编纂处都在《学风》杂志刊登“全书提要”,第 1期由黄宾虹、程演生所撰(10),第 2

期是胡朴安所撰,第 3期署“编审会”。 

编纂处在刊发预告、书讯时,都会附有全书定价、邮寄及挂号费用,发行处与代售处等信息。如在《学风》杂志刊出的“介

绍安徽丛书第一期全书”,除了叙述编印原委、书目作者版本,特别注明:“定价及寄费:本书每部定价大洋十六元,寄售每部加邮

费连挂号大洋四角二分。发行处及代售处:总发行处设于上海法租界福煦路五百三十七号,发行处设于上海五马路亚东图书馆等

处。安庆、芜湖、北平、杭州、天津各地大书店亦皆代售。”《申报》则具体说明代售处有上海亚东图书馆、中国书店、蟫隐

庐、来青阁、富晋书社、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,芜湖科学图书社,北京琉璃厂富晋书社,杭州抱经堂等。后来,代售城市扩展到

南京、武昌等,而包括安徽省立图书馆、安徽通志馆、安徽教育经费管理处在内的不少图书收藏、教育管理机构也成为《安徽丛

书》的代售处。安庆、芜湖为安徽省内沿江商埠,亦为文化发达城市,上海、北平、杭州、天津、南京、武昌等更是当时国内经

济、文化一线城市。此外,《安徽丛书》还采取公布印数、对外预约销售(11)、限期特价等营销方式进行促销。 

《安徽丛书》在编印之初,就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反应,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,不少学者关心、询问各期拟收文献

的情况,甚至热情推荐待选珍贵文献。1931 年 2 月,编纂处成立未久,徐乃昌就曾接到任心白的信,转述霍丘人王潜刚“对于编印

《安徽丛书》的意见……尤冀于阐幽抉微,多加注意,庶使怀瑾握瑜,捏没不彰者,悉得一一表扬,功德宏伟不在大禹下矣”
(12)
。同

年,上海学者姚光致信徐乃昌,云:“贵省将编印先哲遗书,发扬文化,于国有光,甚盛!甚盛!辱承约为会员,引在赞襄之列,深愧谫

陋,无能为役耳。会中印行书籍第一期若干种,其目录已行审订否?乞以见教。”[9]而徐乃昌曾寄王文进一函: 

搢青先生台鉴。接奉大函,并《毛郑异同考》一书,首尾二册均已收到。当即将函书并交《安徽丛书》编印会审查,佥谓第一

期内已印有《毛诗》一类书籍,目下尚无印行之意。程演生先生并谓“尊处去岁曾有函托”云云。兹特将原书二册由邮寄还,即

希詧收赐覆。效力不周,务乞鉴原是幸。敬请大安。徐乃昌敬启。三月十一日[10]。 

王文进(1893-1960),河北任邱人,为北京琉璃厂书肆文禄堂主人,笃学好古,与民国学者多有往还。从此复函来看,王氏曾先

后函请程演生与徐乃昌,建议将《毛郑异同考》收入《安徽丛书》影印出版,并寄上原书。今按:《毛郑异同考》十卷,为安徽歙

县学者程晋芳(1718-1784)撰著,讫未刊刻,仅有稿本与钞本流传。王氏所得当为清钞本(13),以其珍稀难得,故函寄程、徐,建议收

入丛书影印,惜未能如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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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有人将著作是否入选《安徽丛书》视作评价学者学术成就与影响的标准。伦明在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“朱师辙”

条末云:“前岁皖人刊《安徽丛书》而不及君家,盖丰芑先生(朱骏声)寄籍元和,仲莪先生(朱师辙)又寄籍常州故也。”[11]言语之

间,颇有为之惋惜之意。 

丛书出版后,销售情况很好,不少著名学者都购买并利用它们进行研究工作。胡适先生作为安徽乡贤,对《安徽丛书》自然多

所留意,并对二程氏族来源做了简单考证。《胡适日记》1934年 1月 25日记: 

翻看《安徽丛书》中的明正德间程曈所编的《新安学系录》。此书所收材料多用原有的墓志传状,翻看甚便。此书以二程子

开宗。程曈注《明道行状》云:据欧阳公所作翼国公墓志,中山博野之程氏出于新安程灵洗[12]。 

鲁迅先生也购买了《安徽丛书》,其 1934 年 10月 4日日记: 

下午,广平为从蟫隐庐买《安徽丛书》三集一部二函十八本,价十元[13]173。 

稍后,先生所著《病后杂谈之余》即引用了其中的材料: 

又是一个偶然:昨天在《安徽丛书》第三集中看见了清俞正燮(1775-1840)《癸巳类稿》的改定本,那《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

考附古事》里,却引有永乐皇帝的上谕,是根据王世贞《弁州史料》中的《南京法司所记》的,虽然不多,又未必是精粹,但也足够

“略见一斑”,和献忠流贼的作品相比较了。 

……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,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。他生于乾隆四十年,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,文字狱的血迹早已消

失,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,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,剩下的就只有“功德”了[14]。 

而《安徽丛书》的巨大影响,也促使其他省域的学者开始考虑编印本省文献丛书。据王利器先生回忆,1947 年,他随胡适去给

傅增湘拜年,傅对胡说:“你们安徽省正印出《安徽丛书》,我也想编套《四川丛书》,重点放在宋代……”[15] 

除了六期《安徽丛书》外,编印处还辑选了《安徽清代名家词》12种 21 卷,收录清代皖籍词人 11家词别集 12种,反响亦大。 

第 6 期出版后,由于日本侵华活动日益剧烈,上海局势不稳,《安徽丛书》编纂这一重要的乡邦文献整理刊布活动乃告中止,

盛业未竟,殊为可叹。 

四、《安徽古籍丛书》的编纂与影响 

新中国成立后,安徽文献的搜集、整理和研究仍然持续,省内外学者都曾付出了艰辛努力。吴则虞先生(1913-1977)于 1958

年,撰《皖人书录》,揭出“安徽先辈的著作”,其选择标准为: 

一、有关安徽历史——尤其是近代史; 

二、有关学术、工艺、美术等记载; 

三、方志、族谱、碑传; 

四、罕见本、善本、稿本、批校本之皖人著述和皖人所刻书[16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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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稿分四次在《安徽史学通讯》连载,披露了《张祖翼记张文祥刺马案》、《癸巳类稿》、《癸巳存稿》、《安吴四种》、《徐乃昌

日记》等稿本;《方密之诗抄》、《复社姓氏目录》、《渐西村舍日记》等抄本;尚有个别批校本、方志与族谱。1959 年,《安徽史学

通讯》与《安徽历史学报》合并,更名为《安徽史学》。可能是因为即将失去发表的阵地,所以在《皖人书录(四)》“朱兰坡《古

文汇抄》”后将朱珔此书所附“安徽作者姓名小传”全数录入(共计 94人),“里面有许多作者和文集,在其他书里是不容易找到

的”,“算得是一个索引”[17]。 

1960 年代初,安徽省图书馆编成《安徽文献书目》,著录本馆及安徽省博物馆、安庆市图书馆、桐城市图书馆、歙县图书馆

等藏书单位收藏的安徽文献近 4000 种,涉及著者1700 余人。此后,在安徽从事图书文献工作大半生的蒋元卿先生(1905-1999)历

40 余年完成的《皖人书录》一书出版,收入历代作者 6600余人,著述 17000 余种,是迄今为止著录皖人著述最完备的目录著作。 

1981 年 9 月 17 日,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》,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,制定了 1982 年至

1990 年《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》,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新局面,安徽文献整理出版适时重新起步。 

1984 年,黄山书社与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相继成立。1987 年 11 月,省古籍领导小组邀请省内相关专家,在合肥召开

了安徽省古籍整理会议,“实际重点是讨论编辑《安徽丛书》”。在这次会议上,实际负责安徽省古籍整理工作的吴孟复先生

(1919-1995)做了主旨发言,他说:“关于《安徽丛书》,我本意先印旧《安徽丛书》,后再加编一点。后安师大说新编一套丛书,

过后,我也同意。我觉得难弄出一个书目,本次会议要弄出来。”在和石云孙谈话时,吴先生又由《安徽丛书》讲到编纂续书,“以

清代典籍新注疏为主,再收朱子等书,约 40 种。”[18]可见当时主要是想在重印民国编《安徽丛书》的基础上再编纂续书,充分体

现出两个时代、两件安徽文献整理出版盛事间的内在关联。所以,1989 年李一氓《对当前古籍整理的一些想法》中也说:“现在

开始有一个好现象,安徽要编印新的《安徽丛书》。”[19] 

1988 年底,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,决定在今后一段时期,全省古籍出版工作的主体任务是编纂《安徽

古籍丛书》,由编审会组织学者整理,黄山书社负责出版发行,新的丛书名称与计划正式确定(14)。同时组成了由吴孟复担任主任委

员的 15人编审委员会。 

《安徽古籍丛书》初步拟目计320 种,其中经部 38种,史部 75种,子部60种,集部 147种,预计 20年出齐。丛书的选录标准

为: 

第一,学术价值较高与在历史上影响较大者; 

第二,稿本或刊本之稀见者; 

第三,整理上有独到之处者; 

第四,有关地方历史、地理资料之较切实,有助普及者; 

第五,所录以文史哲为主,科技艺术另编各种专辑; 

第六,若干重要作家之著作,汇为全集,亦列为该丛书之一种,初拟有戴震全集、俞正燮全集、包世臣全集等[20]70。 

适应新时代的形势与需求,《安徽古籍丛书》在整理出版形式上也做了重大改变。为便于阅读,全部进行校勘、标点;难懂的

古籍益以注释,个别具有较大普及意义的则附以今译;整理中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;佚文(含断句)应尽量搜集,作为附录;

前人序跋和其他有关资料(传记、简谱、著作录、考证等),亦可作为附录;书前应由整理者撰写前言或点校说明(15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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丛书编纂出版工作比较顺利,到 1991 年 5 月已经出版 14 种,包括《定本庄子故》、《包拯集编年校补》、《方望溪遗集》、《小

倦游阁集》、《桐城耆旧传》、《文学研究法》、《桐城文学渊源考·撰述考》、《疑庵诗》等,获得了较大的学术反响。著名学者张舜

徽先生见到后,致信黄山书社:“近从书店买得姚永朴《旧闻随笔》一册,印刷、校注均佳,知贵社意在表扬乡先正遗书,甚盛!甚

盛!”[20]70台湾师范大学谢鸿轩教授来信:“故乡编印丛书,至为盛事。网罗放佚,校勘精严,尤为佩服。”(16) 

截至 2016 年,《安徽古籍丛书》已经出版 100 余种,博涉四部,其中不乏《施愚山集》、《戴震全书》、《程瑶田全集》、《吴汝

纶全集》、《凌廷堪全集》、《黄生全集》甚至《朱子全书》、《龙眠风雅全编》这样的大书,又列入附辑 3种(《弢翁藏书年谱》、《明

实录安徽经济史料类编》、《姚莹年谱》)、特辑 2 种(《刘文典全集》、《刘文典全集补编》),基本包括了历代皖籍重要著述家。

有近 80 种已出、未出书目入选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,30 余种(次)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、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、华东地区优秀

古籍图书奖、安徽图书奖等奖项,丛书的整理编校出版质量与学术文化影响可略见一斑。 

《安徽古籍丛书》整理出版持续近 30年,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资料方便,对安徽区域文化研究与建设起到了重

要的推动作用,同时也是宣传、推介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形象大使,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俱佳,成为新时期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典

范。 

一个世纪,几代学者,筚路蓝缕,薪火相传,这一文化志业终于绽出了绚丽的学术之华。 

五、余论 

根据最新调查,安徽历代文献总量约为 33000 余种,涉及 13000余名学者、文人,其中约有 5700 余名著者的近 17000种,以各

种不同的传本(稿本、刻本、钞本、辑佚本)形式存留到了现在,以《中国古籍总目》统计的中国古籍约20万种而论,安徽文献占

到了全国总量的 85%,比重相当大,安徽为文化大省、文献大省,自非虚言。 

现存安徽文献中,善本数量众多,许多都被收入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之中,还有不少稿本、钞本、批校本等。仅举稿本为例,

据不完全统计,现存 350 多人近 900 种,包括朱熹、方以智、江永、戴震、程瑶田、汪中、凌廷堪、洪亮吉、朱为弼、程恩泽、

夏燮、方宗诚、俞正燮、汪宗沂、萧穆、吴汝纶、马其昶等著名学者;汪道昆、程嘉燧、施闰章、方苞、姚鼐等著名文学家;张

英、汪志伊、洪钧、潘世恩、李瀚章、李鸿章、刘铭传、丁汝昌、聂士成、周馥、徐乃昌等著名政治家;汪砢玉、汪关、邓石如、

汪启淑、梁巘、包世臣等艺术名家;鲍廷博、汪启淑等著名藏书家,但对这些珍贵文献的整理、利用尚不充分,一定程度上影响了

安徽学术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。 

二十一世纪以来,地方文献的集录、影印出版、整理、研究、利用为国内学术界与出版界共同高度重视,且有重大进展。如

山东省之“山东文献集成”、湖南省之“湖湘文库”、浙江省之“浙江文献集成”、河南省之“中州文献丛书”等等,都产生了

较大的社会影响与学术促进作用。比较而言,安徽文献集录出版的步伐已经严重滞后,所以,编辑影印出版《安徽文献集成》,是

一项迫在眉睫的文化工程。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事业,方兴未艾,大有可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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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参见陈东原、胡适《<整理安徽文献之我见——复陈馆长东原书>跋》,《学风》1914 年第 1卷第 1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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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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